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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刻板：电影《刀马旦》中女性形象分析 

戴延青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一直以来，独特的女性形象在徐克的电影中都是一道不可忽视的风景。徐克从不把自己电影中的女性往传统妇德
典范的标准来塑造，这也是徐克区别于其他男性导演之处。其导演的《刀马旦》作为一部“三个女人共演的一出戏”在当年

充斥着“阳刚美学”氛围的香港影坛并不被看好。而最终在影片呈现出的三个女性形象，却是颠覆了电影银幕上女性只是作

为“花瓶”存在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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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板印象”一词源自于印刷术语，美国著名记
者李普曼首次将此概念从印刷领域引入社会科学

研究领域。他认为“刻板印象”是现实环境和媒介

建构的虚拟环境之间的中介物，即那些事实上不正

确的、非理性的、刻板固执的态度，常用以解释人们

对世界的错误观念和偏见。［１］

女性主义学家、作家安妮·欧克里曾指出性

（ｓｅｘ）与性别（ｇｅｎｄｅｒ）的差异，性指一切生物意义，
包括女性的生殖能力、基因、性器官与荷尔蒙；性别

代表女性所处文化对她的期待，也就是说，所谓的

“女性特质”是由社会界定，并非与生俱来。不难发

现，社会性别（ｇｅｎｄｅｒ）是心理文化层面对性别的一
种指称，是社会意义的性别而不是生理意义的性

别。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有关，生理性别先于社会

性别而存在，可社会性别并不由生理性别来决定。

社会性别带来了我们生活中不同的性别角色，而此

时的性别角色就是在某一社会文化中大众所公认

的男性或女性应该具有的行为模式。而性别刻板

印象则指人们在性别角色上持有的某些观点。随

着社会的不断变革与发展，我们对于这些传统性别

角色的认知可能早就不符合社会生活的现实，从而

形成了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性别刻板印象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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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反映了两性关系的不合理现实以及由此

产生的性别角色偏见。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

历史文化传统，早已造就了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男

主外女主内如此这般的性别刻板印象。

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关于女性的认知为千

百年来我们的女性审美确立了根深蒂固的原则和

习惯，它一直影响着文学艺术作品中关于女性形象

的建构，电影的女性叙事也不例外。而电影作为大

众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以其形声兼备的影像语

言，生动曲折的叙事方式，为观众讲述着一个个动

人的“世俗神话”，并发挥着独特的意识形态作用。

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的仪式和景观，它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受众的共识，隐喻着人们的乌

托邦梦想，展露着大众的白日梦、游戏精神、狂欢欲

望及怀旧情感。人们在消费电影时，也于潜移默化

中接受其所传播的意识形态观念。所以，电影在

“神话”的表述中潜移默化地建构着社会性别关系

和性别价值模式。

从香港电影发展进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银幕

上的两性关系呈现传统的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等固

定模式。所以香港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总是作为沉

默的他者出现在银幕上，多处于男权视阈中，最终

的价值旨归是以男性利益为标准，女性的主体意识

从未成为镜头中的主要表现对象。而且女性角色

的设定通常也具有强烈的类型化特点，如贤妻良母

亦或红颜祸水等一系列刻板化的女性形象。徐克

作为一名男性导演，在其电影中对女性作出书写初

显女性意识，经过大胆的革新和探索，将个性鲜明、

作风大胆的女性形象融入原本只属于男性的恩怨

江湖。且徐克的性别视角略显独特，不仅突破了大

多数香港男性导演的男性中心视角，也同时避免了

作为女性主义导演策略性的激进策略。徐克在《刀

马旦》中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就打破了固有的女性刻

板印象，对香港银幕上女性形象的塑造颇具颠覆

意义。

《刀马旦》这部影片发生的时代是袁世凯复辟

帝制前夕，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一种动荡转型、军

阀混战的状态。片中男性角色处于弱势地位，三个

来自不同阶层、性格迥异却又重情重义的女子被放

置于时代的前景，在机缘巧合下互相结识并上演了

一场救国大戏。

　　一　刻板印象之一：女性应有美丽妩媚的外形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作为被看的对

象都有着一段非常漫长的历史。约翰·伯格说：

“人们或许可以这样简化地说到这一点：男性多行

动，女性多展示。”［２］波伏瓦在《第二性》也曾表示

“在爱情神话中，女人是睡美人、灰姑娘、白雪公主，

她在接受、服从。女人最大的需求就是迷住一颗男

人的心，这是所有女主人公渴求的回报，虽然她自

身可能是勇猛的、富于冒险精神的。爱情神话给予

的按暗示是，女性只要拥有美貌就拥有一切，而并

不需要有别的特长”。

由此可见，人类的社会文化使得男性与女性在

“看”的问题上不可能有平等性可言，大多时女性只

能做为男性百看不厌的欲望对象而存在。“在一个

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

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其决定作用的男人的
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

女人在他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人看和

被展示，她们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

染力，从而能够把她们说成是具有被看性的内

涵。”［３］秀色可餐的女性形象才是男性观众期望在

银幕上所能观看到的。那么银幕上的女性形象应

该符合传统中的审美要求：长发飘飘、清纯可人、举

止温柔、轻声细语等等一系列具有女性专有属性的

词语。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为了满足“被看”的要

求———美丽动人又脆弱无力、单纯可爱又期待拯

救———同时也给观众留下了“花瓶”诸如此类的刻

板印象。至此，女性在银幕上成为被展示形象的刻

板符号，完全沦落为“被看”的客体。

在影片《刀马旦》里，徐克着力塑造的对象是由

林青霞饰演的曹云。具有独立意识的她是勇于打

破封建桎梏下的反叛者，是有着家国意识的新女

性。徐克在对她着装以及性格上都进行了中性化

的处理。我们看到在琼瑶剧中一贯以清纯形象示

人的林青霞在《刀马旦》中剪去了长发，穿起了西

装，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认知中的女性形象。曹

云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革命者，头发一剪，代表着女

性意识的一种觉醒。这一装扮的转变使弱势的女

性一跃成为主导剧情发展的主角，动摇了烽烟战火

中由男性主导的想象江湖，瞬间便拥有了与男性平

等的权利与话语。

徐克曾表示“男性和女性很多特点其实是社会

价值观的一种反应，像林青霞是很清纯的形象，但

我一直想把她变成一个相反的人，所以问她可不可

以剪去长发，她说可以，然后就有了《刀马旦》，之后

也有了形象变化非常大胆的东方不败。”“我想，我

喜欢的人物都是超越了性别概念的。”［４］不管出于

自己的喜好还是为满足观众的需要，徐克着实在自

己的电影世界中塑造出了一系列到今时今日依旧

颇具影响力和震撼力的女性形象。而徐老怪最擅

长的就是将影坛中观众所熟知的“玉女”演员挖掘

出其中性化的一面，例如《梁祝》中的杨采妮饰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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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英台，李冰冰在《狄仁杰之通天帝国》里饰演的上

官静儿，《龙门飞甲》里周迅饰演的凌雁秋等等，这

些不同风格的美女在徐克的电影里都被打造成中

性化的形象。林青霞在《东方不败》里的一角更是

把这种模糊的性别气质推向了极致，亦男亦女，让

人难以抗拒。这种“中性化”通过反叛的着装打扮

和举止颠覆了传统性别气质的定位，是对规范的一

种逾越。这种颠覆行为对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造

成了冲击，这种改变体现出女性也具有独立、攻击、

果断的一面，她在外表上也可以英俊、潇洒、强壮以

及
$

大。从某种程度来说，中性化的设置将女性身

体突破传统的审美标准，女性不必在举止行为上受

到所谓“三从四德”等行为规范的束缚，不必为了符

合社会性别气质去留长发、穿裙子，不用再小家子

气而是可以大胆和豪放的方式表现自我。更进一

步看，通过改变性别气质也动摇了传统的性别角色

建构，中性化的转变让女性不再处于被动的、被管

理的地位，达到摆脱“家长”束缚的效果。

可以说徐克在《刀马旦》一片中对女性中性化

革新上的表现相当突出，曹云一角，代表着徐克对

新女性形象的一种向往和探索。徐克通过对女性

的着装、性格角色转化等方面来模糊性别特征，达

到中性化的效果，从而一反观众关于传统女性外表

柔美的刻板印象。

　　二　刻板印象之二：女性贤妻良母的社会定位

我国传统女性话语的存在使得相当多的电影

对女性进行一种传统的审美想象，将温良恭俭让等

品质贯穿为理想型女性的特质。对她们为婚姻家

庭全身心的投入与付出表示认同与赞美；另一方

面，也是一种无法忽视的传统思维的惯性力量，使

得电影在叙事中无法摆脱父权思想的悄然渗透与

左右。就算在当代，传统伦理框架中关于女性的话

语依旧是很多电影中女性形象建构的重要精神内

核。由此，电影中女性刻板形象的呈现充分体现了

我国传统思想对于女性的一种认知。文化的场域

即是意义的场域，它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诊释生活的

意义。所以电影对女性的形象塑造及表达影响着

现实女性的身份认同。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曾指出“女人不是天生

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波伏瓦的此种观点

鲜明地体现了社会性别的社会性要远远大于生理

性，这无疑源自于人类文明的父权制。加之我们进

入大众传播时代，个体通过各种途径来建构自身的

性别，而大众传播在当今社会无非是一种重要的建

构力量。女性在银幕上从来没有自我，洗手作羹

汤，相夫教子如此这般的婚姻与家庭生活才是她们

的奋斗目标。电影中所塑造典型的“好女人”形象

是服务于家庭的，这类女性角色的精神内核是无私

忘我和勇于奉献，往往她们有着稳定的道德伦理观

念，积极守护以男性权威为核心的性别体质，思想

和行动从不超越父权体制对于女性的要求。例如

在张彻导演《新独臂刀》中，铁匠的女儿李青恋上侠

士姜大卫，为了鼓励他重出江湖将自家传家宝刀相

赠，从而为姜大卫完成侠义之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由此可见，无论在现实还是在各种文艺作品

当中，作者（导演）往往呈现“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

与家庭”是为女性最终极的人生目标。为爱奋不顾

身的女性可以牺牲包括“自我”在内的一切，这为优

秀女性的典范。各种文艺作品不断宣扬的女性爱

情至上主义，深刻地影响到女性对于生存方式的选

择和精神世界的建构。

《刀马旦》中的白妞（叶倩文饰）在片中是一位

“为戏痴狂”的女子。作为戏班班主的女儿，从小在

戏班长大，耳濡目染下对唱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可在世俗的眼光里女人唱戏就是伤风败俗，甚至连

女性去看戏都有法令所禁止。女儿的身份看似使

得白妞此生与戏台无缘，可古灵精怪的她并没有轻

易放弃，她悄悄化浓妆去掩饰自己女性身份，再以

假扮的男性戏子去戏台上饰演女性角色，想尽办法

登台演出。由此观之，白妞想唱戏的想法是为当时

世俗所不容的，不是身为女性该做的事情，但是白

妞并没有为此屈服。她最终的登台从表面上看是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更深层次来说实则为女性对

社会性别定位的一次突破。

笔者于上文中已提及本片发生的背景为袁世

凯复辟帝制前夕，曹云作为督军的女儿，却秘密参

加了革命党为了人民民主大义而奋斗。从我国传

统思想来看，这岂能为主流所容。并且曹云加入的

是革命党，这就意味着她革命的直接对象就是自己

父亲。俗话说“自古男儿忠孝难两全”，徐克在《刀

马旦》这部影片里却把忠与孝、大国与小家的抉择

放在一名女子身上。曹督军膝下无子，对女儿尤为

疼爱，曹云未尝又不是深爱着父亲，但一边是国家

一边是亲情，她的选择就只能是大义灭亲。如果说

曹云剪发配枪着男装仅仅是外表上做出的转变，只

是在表象上拥有与男性平等的话语。那么至此，徐

克已经完全把传统意义上男人的重责赋予给曹云。

影片已然打破电影中一个始终被沿用的经典女性

原型———《刀马旦》中的女子再不是无言承受、默默

奉献的地母形象。

徐克在片中对女性人物形象的设置其实是对

现实中女性的社会地位的一种观照，是为戏里戏外

女性的一次发声，是对剧中戏子说“谁要看女人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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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一记漂亮的反击。

　　三　刻板印象之三：女性的友谊只是闺房里的
“手帕交”

　　好莱坞的电影总是或隐或现地对男权话语进
行维护，而香港电影受好莱坞电极深，在这一点上

也不可避免。纵观香港影坛历，男性之间肝胆相照

的情谊是男性历史中经久不衰的神话，而且对男性

友情的精彩描绘从不乏能手。从最初张彻、胡金铨

武侠世界里的“断背情怀”再到当代吴宇森的“阳

刚美学”，他们在刀光剑影中将英雄与血腥、情感与

道义融为一体，宣扬义薄云天的兄弟情义，女性在

他们电影中只是作为点缀存在。至于女性之间的

情谊更是长期被忽略，这依旧源自于女性社会性别

的定位，她们应该依赖于婚姻生活，依赖于男性而

存在。女性形象反复被打上了照顾家人、弱势群体

的标签，需要强有力的男性来予以拯救。因而男权

社会便以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解构了独立意义上的

女性，进而阻碍了女性情谊的产生。就算有，更多

地也是被书写成闺房里的“手帕交”。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提及“她被教导，她必须

取悦别人，她必须将自己变成‘物’，人们才喜欢；因

此，她应该放弃自发性。人们对待她，像对待一个

活娃娃，她得不到自由。一种恶性循环就此形成，

因为她越不运用她的自由去了解、捕捉与她周围的

世界，她的源泉便越枯竭，而她也越不敢将自己肯

定为一有主见之自我。”由此可见，男性与女性的社

会性别建构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男性气质是需要

通过一个“霸权式的在场”来建构的话，“自主性”

的女性则是缺席的在场。而为了在银幕上呈现贞

洁、柔顺、牺牲、宽容等传统女性形象，女性是不可

具有自主性与本体性的。在只属于男性的恩怨江

湖中，女性只是以一种“柔情附属品”的存在去衬托

男性之间的铁血之情。

在影片《刀马旦》中的三位女性一反女性所处

的依附的地位，本是男子间的革命友情充盈在三个

女子之中。曹云三番四次拯救湘红（钟楚红饰）于

水火之中。

钟楚红在里面演的湘红本应只是个花瓶性质

的角色，但不料她的喜剧演出让这个角色生动了起

来。或许徐老怪本就没有想让湘红成为花瓶，湘红

这个角色的设置巧妙地成为了串接革命义士和平

民百姓的纽带，因为她的误打误撞而带动了剧情的

发展。曹云从盘查兵手中救下她并且帮助她逃离

将军府，两人也从全然陌生到金兰之交。而对于白

妞来说，曹云更多的是从思想上对她进行拯救。虽

然白妞热爱着唱戏且不断寻找机会上台表扬，但

“戏班无女人”的传统思想依旧禁锢着她的内心。

曹云面对白妞“女人上台表演，替戏班丢脸，只会给

人取笑”回应道“别傻了，刚才你没听见台下那么多

掌声吗？你表演得身手这么棒。千万别灰心，就算

失败了，可以从头再来呀，你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此时《刀马旦》中的女性全然成为觉悟者与拯救者

的角色位置，摒弃了男权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内化

为自身的价值观念，不去讨好男性，依旧活得精彩。

原本只属于男性的重情重义在影片中被三个女人

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界定

女人的价值序列：母性、妻性和女性。“她是传统美

德———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呈现者。母亲形象所

负荷的无言地承受、默默地奉献，成为当代中国唯

一得到正面陈述与颂扬的潜在的女性规范。”［５］如

今我们全面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个体在纷繁的信息

社会中更多的是通过传媒反映的性别形象来建构

自身的性别，媒体于此扮演着放大镜的角色。“大

众传媒强化了相别成见。媒介对社会规范、角色、

等级和制约的种种描述，常常会内化为受众的一种

社会期待，最终会影响受众的性别认识和行为。”［６］

而徐克在其光影世界中呈现的女性形象打破了传

统的刻板印象，即便还存在某些“被看”局限，女性

还处于“看”的表象。但这个表象在“阳刚美学”的

香港影坛也是迈出了一大步，也许未来深刻的革新

正在此刻的表象之中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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